
A08鹏 城 责编 包国军 美编 曾宁
2026年3月3日 星期二

2026年1月初，深圳蛇口一家电影院的爆米花
窗口，没有传统售货员，而是站着一台人形机器人。
它和真实顾客交流，接过纸杯、装填、递回，一套动作
精准流畅。

这台人形机器人名叫Atom，不是按预设程序表
演的“演员”，而是全球第一个在完全开放的商业环
境中自主运行的具身智能体。它还可以应对一些突
发状况，如果有人故意把爆米花倒出一半，它会自动
再补满；纸杯被挪了位置，它也能很快定位抓取。这
天，这位来自越疆科技的“员工”，连续工作了14个
小时，独立制作并卖出1000多杯爆米花。

几乎同一时间，在地球另一端的拉斯维加斯，
CES（国际消费电子展）展会上，来自深圳的众擎、
速腾聚创、逐际动力、越疆等企业集体亮相，展示了
最新研发的机器人产品。此外，全彩 AR 眼镜、割
草机器人、运动相机等智能硬件，也吸引了全球观
众驻足。

如果追溯这些明星企业的坐标，会发现它们大
多从深圳被称为“机器人谷”的区域生长出来。几公
里范围内，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产业链高度集
聚，这里被视为深圳机器人与智能硬件的重要策源
地。数据显示，目前集聚了超过7.4万家机器人产业
链相关企业。这里也成为“最牛街道”粤海街道之
外，深圳科技密度最高的地带。今年1月初，国务院
总理李强调研的首站选在广东，深圳“机器人谷”是
其中重要一站。

如今，深圳正逐渐成为国内机器人产业链最为
完备的城市之一。“爆款”频出，并非空中楼阁，背后
是一套高效包容的“深圳式”创新逻辑。

“来自3C，面向3C”

“2014年4月13日，晚上9点多。”越疆科技创始
人兼CEO刘培超仍然清晰记得到深圳的日期。当
时他是山东大学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原本打算留在
已经实习一年的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
生研究所，研发高精度的小型机械臂。

许多元器件都要在淘宝上定制，“修改个图纸，
我们在网上花三天才能沟通清楚，对方加工好寄过
来，差不多要两周。如果尺寸不对，再折腾一次，大
概会用一个月时间”。刘培超回忆，当时很多时间都
耗在了等待上。

硬件创业，依赖供应链的快速生产能力。他在
淘宝上看到，大多数加工厂都在深圳、东莞一带。刘
培超目标明确，去深圳是最优解。没有哪个城市有
如此稠密的中小加工厂，愿意为创业者小批量生产
零件。

他循着淘宝店铺地址，来到深圳南山区北部的
塘朗，在合作加工厂楼上租了间房。上午画图，下午
盯加工，晚上调试，把原本一个月的周期压缩到了一
天。十年前的塘朗还是工业区，有各类生产组件的
小作坊，家家楼下都有机床。后来留仙大道贯通，旧
厂房外迁，2019年一幢幢写字楼盖起，开始迎接一
批批高新技术企业。

11年间，越疆科技搬了五次办公室，始终在一
公里范围内。“这边的产业生态好，我们搬不走。”刘
培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越疆科技办公室北部
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五公里范围内，还聚
集着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深圳研
究生院、南方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

毕亚雷1990年来到深圳工作，2009年参与组建
深圳市机器人协会，如今担任协会秘书长，见证了产
业一路的演变。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
到，深圳机器人产业崛起并非空中楼阁，而是生长在
3C电子产业的土壤之上，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大特
点是“来自3C，面向3C”。

其中一端，传感器、控制系统、模组等3C产业的
技术成熟，供应链完备，为机器人提供了丰富的生态
资源。“在深圳，人们的创意可以迅速找到软硬件等
配套支持。”毕亚雷说。另一端，3C产线自身也长期
面临招工难与自动化升级的压力。“我们协会在
2009年成立之初，约九成的会员企业做工业机器人
集成，都有产线自动化的需求。”

距离越疆一公里之外的库犸科技，在 2022年
正式推出首款户外割草机器人。去年底，全球知名
市场研究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显示，库犸科技
的无埋线割草机器人，全球销售额排名第一。

库犸科技全球品牌负责人冯宇晴在接受《中国
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在深圳，公司研发的试错成
本大大降低了。公司转型初期，产品尚未定型。如
果在别的城市，这意味着漫长论证和资金准备，研
发进度会被推迟。但在深圳，团队手绘草图刚刚确
定，就开车直奔去了周边的模具厂和组装厂。“他们
非常愿意配合我们这样的创业团队，大概两周，我
们就拿到了第一版可以测试的样件。”

她介绍，深圳的产业生态，也让团队能持续接
触无人机、自动驾驶技术，这些领域常用的RTK高
精定位技术，被他们引入到产品中，解决了行业依
赖人工介入与边界预埋的痛点。

来自市场的“协同创新”

在深圳先进院的一楼展厅，有一处特别的角
落：一整面洞洞板，被划分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材料与能源”等几个板块。板上挂满彩色卡片，每
张卡片简洁地标注技术名称：水下机器人、智能灵
巧上肢假肢等，附着二维码和条形码，像超市货架
上的商品标签。来访的企业如果看上某个“商品”，
现场扫码，就能看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
以及研发者联系方式。

这是深圳先进院从 2025年起运行的“成果超
市”。科研成果不再躺在论文或报告里，而是被直
接展示出来。想进一步联系的人，可以带走任意卡
片，与研发者沟通合作。

毕亚雷的另一个身份，是深圳先进院产业发展
中心主任。他提到，过去院里每年都会接待大量对
前沿技术感兴趣的企业，但对接效率不高。原来接
待一家企业，往往先寒暄十五分钟、介绍十五分钟，
聊到正题时，已经来不及对接到合适的老师，只能
做个备忘录事后转达。“成果超市”是用一种直接的
方式，把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快速对接起来。哪些
成果受欢迎，现场也一眼就能看出——有些成果下
方的卡片已所剩无几，而有些仍有厚厚一沓，这也
是市场给出的最直观反馈。

在毕亚雷看来，对应用于千行百业的机器人
而言，被展示和示范尤为重要。早在 2006 年筹
建之初，深圳先进院的定位就是工研院，要解决
企业发展遇到的技术问题。毕亚雷参与了建院
过程，长期推动技术转化。他提到，2007年前，深
圳先进院已有上百台机器人样机，却都“锁”在院
内。2007年起，深圳先进院连续十多年将百余台
机器人样机、产品推向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
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如今的机器人独角
兽企业优必选，最初便是在高交会的舞台上引发
关注。

过去十多年中，高交会是深圳机器人产业发展
的重要节点之一。高交会对社会进行了机器人的
科普，反过来，也让科研人员看清市场在哪里。“我
们大致统计过，每届高交会能收到约千张意向企业
的名片，其中有百分之二三十会回访交流。”毕亚雷
记得，深圳先进院孵化的企业，不只有院内团队的
创业项目，更多是由毕业的学生、合作伙伴创立
的。这些学生在课上掌握了技术，又通过展会等窗
口，迅速感知真实的市场需求。

在毕亚雷看来，协同创新，正是深圳智能硬件
的重要优势。深圳机器人协会曾在制定清洁机器
人团体标准时，邀请物业和酒店行业负责人共同参
与。沟通时协会才了解到，扫地机器人的价格浮动
大、验收标准模糊，一直是采购方的痛点。于是他
们在制定团体标准时，有针对性地解决扫地机器人
的验收问题。

类似的协同，也改变了库犸科技的研发模式，
他们和一些供应商从过去的“买卖关系”变成了“共
同设计伙伴”。冯宇晴提到，去年，他们与深圳本地
的激光雷达企业合作，将车规级激光雷达首次应用
在割草机器人上。

除了开放，还是开放

近年来，人形机器人关键技术的突破，引发全球
创业和投资热潮。但在风口到来前，创业者们大都经
历过一段不被理解的阶段。

十年前，越疆科技创始团队只有三个人，刘培超
在宿舍打样，在客厅组装半成品。他要做工业级的小
型机械臂，却被投资人泼过冷水，这个领域“又脏又累
又不性感”。彼时市面上也有人做小型机械臂，但更
多是展示玩具。也有人建议他，转做智能手环，挣快
钱，被刘培超拒绝了。

深圳的创业生态，一定程度上为这些“非共识”提
供了包容的生长土壤。当时政府鼓励“双创”，2015
年，刘培超受邀入驻深圳先进院创客学院，得到了一
个免费的办公位和测试空间，成为他前期创业的关键
节点之一。

从单人宿舍搬到公共空间，刘培超和团队能快速
了解深圳的支持政策，因此申请到了深圳市科创委提
供的 100万元补助。“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笔很
大的钱，对于要投入几十万元反复打样、现金流紧张
的团队，这笔钱让我们更有信心做下去。”创客学院也
让他们更容易“被看见”，刘培超记得，当时很多天使
投资人会到学院看项目，还有一些带着技术需求的企
业也会主动找上门。

十年后，机器人企业的难题，从有没有钱变成了
有没有空间。不同于软件公司，机器人研发需要打
样与中试测试，但深圳南山区寸土寸金，土地资源紧
张。根据 2026年 1月发布的最新数据，南山区成为
全国首个 GDP 破万亿元的地市辖区，经济密度极
高。南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南山区工信
局”）副局长李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
到，南山区面积大约 185平方公里，近一半是水源保
护区和生态控制线，可用空间极为有限。但她在走
访企业时也了解到，智能硬件厂商尤其是机器人方
向，在一些写字楼里进行测试及中小试并不合适。

“机器人中小试与研发联系紧密，对研发的支撑
作用非常大。”李娟提到，近两年，南山区工信局在规
划“工业上楼”项目时，结合产业发展趋势，特意将空
间需求突出的机器人产业作为重点布局对象。

今年，越疆即将迎来第六次搬家。这次搬进的
不再是写字楼，是红花岭“工业上楼”项目。南山区
支持越疆在这里部署中试基地，有四五十台机床，
随时打样，恢复创业初期“上午画图、晚上加工、第
二天调试”的模式，“至少能提高 30％的研发效
率”。目前，包括众擎科技在内的多家机器人企业，
已将部分机器人训练测试乃至核心关节模组的生
产布局在此。

李娟在走访时发现，机器人企业另一个提及最
多的诉求，是需要应用场景，尤其是研发测试环
节。库犸科技曾向南山区工信局反映，深圳场地紧
张，割草机器人研发完成后，需要大量真实的草坪
进行测试。

李娟介绍，走访调研后，南山区工信局协调了
区内城管、水务等主管部门，为创业公司对接了区
内坡度合适、环境封闭的草坪资源，同时开放了部
分公园及园区的闲置绿地等场景。“这让我们在产
品正式出海前，能在本地完成大量可靠性验证。”冯
宇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介绍，针对人形机器人企业，南山区还开放
了政务大厅、产业园区等空间，可以测试机器人在
真实环境下的各种操作。

2025年，南山区工信局在机器人应用场景“揭
榜挂帅”项目中，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没有限制
发榜方的地域，南山区的企业可以去对接全国各地
的应用场景。“这类项目传统的做法，都是在本地场
景中应用示范，南山区将发榜方拓展到全国，本身
就是一个很开放的做法。”毕亚雷对《中国新闻周
刊》说。

“我们内部专门讨论过要不要限制。”李娟提到，
区里邀请企业开会研究，大家普遍提到本地场景有
限，向全国场景开放，可以给南山企业创造更多的机
会。“我们认为这个思路是对的，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
心态，让大家都来参与这个事情。”

7万家企业，为何扎堆在深圳做机器人？

（据中国新闻周刊）


